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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做好“手边的事”

每到新年将近时，家乡的人开始

张罗做豆腐，那磨豆腐的“吱呀”声，裹

挟着记忆中浓郁的年味，在我心里氤

氲开来。

磨豆腐的程序很多。磨之前，先从

瓷缸里倒出一盆子黄豆，把个大、光滑

的摇出来。拣好的黄豆，需用井水洗干

净，放在大一点的盆中浸泡一整夜，待

第二天一大早，就进行沥水，沥去水分

的豆子放在大一些的盆里，端到村里

的磨坊里排上队。排队的时候，乡民们

互相帮忙推磨，我守在磨盘前，看着那

粒粒饱满的黄豆从磨轮中旋转掉落，

渐渐轧成了乳白色的生豆浆。

轧好的生豆浆装在木盆里端回家

后，还要再过滤一番。母亲将纱布铺在

筛子里，把磨好的豆浆倒在纱布上面，

裹住挤压，滤出豆渣，再把细腻润滑的

豆浆倒进铁锅熬煮沸腾。估摸时间到

了，母亲一边用勺子撇去上面漂浮的

泡沫，一边把熬熟的豆浆倒在陶缸里。

这时，父亲舀来少许卤水，倒入豆浆

里，并用勺子轻轻顺一个方向搅动搅

匀。不多时，清淡的豆浆好似中了魔

法，慢慢发生了变化，开始形成一朵朵

的云团。随着云团逐渐增多，豆浆已凝

结成白白嫩嫩的豆花。

母亲一脸喜气，忙用勺子将豆花

快速舀进已铺好包布的木托盆里，再

用包布将豆花包起，压上盖板，最后在

盖板上压了一块青石。母亲说，如果想

吃嫩一点的豆腐，时间就压得短一点；

如果想吃老一点的豆腐，时间就压得

长一点。第二天早上起来，打开布包

时，豆腐已结结实实，白白生生，鲜鲜

嫩嫩，其光滑的表面，还留下了包布那

交错的纹印，煞是好看。母亲微笑着拿

起小刀，将豆腐划成一块一块，那扑鼻

的豆香立刻弥漫在空气中，氤氲静美，

缱绻缠绵。这个年，又因着豆腐的丰

盛，而心满意足。

切成块的豆腐，母亲会把它们装

在碟子里，撒些盐花后，让我给外公外

婆、大姑小姑送一些，剩下的泡在凉水

中，留着过年的时候吃。在母亲的一双

巧手下，各种各样的豆腐菜，直把人馋

得咽口水，直把春节点缀得丰富多彩。

还记得，我最爱吃母亲大年三十

做的那道鸡蛋豆腐，极尽美味。其做法

也简单，先将豆腐切成大小均匀的薄

片，两面裹上一层面粉，接着准备些搅

拌好的鸡蛋液，淋在豆腐上面，放进锅

中小火慢煎。煎至两面金黄，即可出

锅，装在盘子中备用。然后在碗中放一

勺蒜末，一勺熟芝麻，一勺细细的辣椒

面，适量的盐和酱油，用刚烧的热油浇

在上面，调好的汁均匀地淋在煎好的

豆腐上，最好撒上适量的葱花调色，美

味即成。这道鸡蛋豆腐，不光美味，还

寓意美好，祈愿来年的生活能过得富

富裕裕、幸幸福福。

豆腐，别有风味，为新年增添了不

少的福气。鱼头豆腐汤、豆腐三鲜汤、

青菜豆腐汤、红烧豆腐、西红柿炒豆

腐、麻婆豆腐、酿豆腐、豆腐圆子……

美味的豆腐菜，早已成了我们春节宴

席上不可缺少的一道菜肴，它蕴含着

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过年时品尝，

都能尝出那份欢欢喜喜过大年的年

味，咀嚼出一种开心、幸福的心情……

渊江利彬冤

豆腐香里年味浓

冬日的阳光

冬日的阳光，照在村庄的朝阳地

几个老人围坐在一起，放养着孤独

一只小鸟，天地间生长的宠物

用喙轻叩冬眠的蚂蚁，移动的碎步

是在目光里寻找惊喜

老人们丢下旧闻，尘世安静下来

谁也没有驱赶它，仿佛所有的话题

都不如一只鸟的跳动

那只小鸟，携着一道素影飞走了

那一闪而过的寒冷，从冬日的凝视里

不着痕迹的放纵起来

飞舞的雪花

窗外飞舞的雪花

一点也不怯懦我的目光

先是来撩乱我平静的内心

而后屏蔽了所有鸟雀的身影

从远处而来的空旷

仿佛累了栖憩在一张宣纸上

在雪花之间穿梭的寒冷

像失散多年的兄弟在分割空间

雪花拾起去年的手艺

试着为叶片裁剪出今年的新衣

寂静像花瓣拥着我的身体

在这个下午让我独享绽放

渊张学宏冤

新的一年，给人很多希冀，会有新

的想法：设定新的奋斗目标，开始一段

新的感情，认识更多的朋友，在工作上

开启新的赛道，等等。“喜新厌旧”，或许

是一种常情，让这个世界创造出了许多

的美好。但对于普通人而言，绝大多数

美好并不是那些新奇的东西，而是稀松

平常、日复一日、做也做不完的“手边的

事”。这些手边的事，有时会令人失望、

遗憾，甚至生出钝感来，并叫人感叹生

活的无意义。但越往后走，会慢慢地体

会到，这些手边的事带来的恰恰是幸福

的味道。

处于不同的人生阶段，每个人会

有不同的手边的事。童年，是一个人一

生中心理构建的十分重要阶段，温暖、

开心、充满爱是最该有的。到了青少

年，该学习的时候，就该心无旁骛地投

入到学习中去。长大成人了，既要继续

成长，亦要学会担当，在做好手边的事

中去承担起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

对国家的责任。

对自己手边的事，有的人很清楚，

有的人却未必明白。于是乎，有人将自

己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轻重缓急，

心知肚明，举重若轻；而有的人，则把生

活过成了一团乱麻，四下碰壁，混沌无

知，黯淡无光。

对手边的事的态度，犹如滴水映

月，很容易窥见一个人的心理和未来状

态。对手边的事，以抱怨之心待之，那些

手边的事会回之以糟糕的结果给他；如

果以一颗平常心待之，那些手边的事会

让他的生活安然、平和；若以饱满的热

情待之，那些手边的事总会回馈他以喜

悦、安康。

做好手边的事，不是生活的沉沦，

恰是对理想的坚守；不是怯懦，恰是一

种勇敢。在不确定的世俗里面，可以确

定的是手边的事：是现有的工作，是一

日三餐的安顿，是亲人的宽慰……它

的背后，恰恰是我们共同追求的幸福。

做好手边的事，需要放弃很多不切实

际的念想，甚至要对视世俗的眼光。这

是一场勇敢的抉择，是生命中最可贵

的倔强。

做好手边的事，夯实生活的基础，

获得了第一桶金或成熟的经验与阅历，

为下一次的出发积蓄能量。同时，你会

发现，做好手边的事，其实是一种进步。

看似平淡的手边的事，恰是一个人进步

的阶梯，会让人在悄然间进步到了自己

都为之惊叹的位置，甚至顺其自然地步

入一个全新的赛道。

做好手边的事，还是一种传承。母

亲的一生，总是埋首于做好手边的事。

等到老了，惊喜地发现，她已在生活中

将勤劳、坚持、平常心的品格悄然地传

承给了下一代。

做好手边的事，是实实在在的生

活，做得越扎实，成长得越快，阳光与美

好与之相伴。 渊王玉初冤

我的村庄（组诗）

我的村庄

我的村庄，正被一片片雪花覆盖着

披着雪花的树木，相互鼓励着

奔向谜一样的空旷

田间交错的沟壑，被单调的白抹平

伸长手臂的稻草人，村口唯一的守卫

在寻找自救的方法

挂在屋檐下的冰凌，闪烁着思念的泪光

蹲在墙角的柴火，正在吮吸着水滴

试着浇灭内心的火焰

几只谦卑的麻雀

绣出几朵梅花，安静地向远处飞去

甚至嗅到了涌动的暗香

做
个
有
趣
人

我们真正喜欢一个人，最根本

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个人好看，或

者条件好，而是因为这个人有趣。

朱光潜说：“我生平不怕呆人，

也不怕聪明过度的人，只怕对着

生活没有趣味的人。要勉强同他

说应酬的话，真是觉得苦也。”对

着有趣味的人，并不必多谈话，只

是默然相对，心领神会，便可觉得

朋友间无上至乐。

梁实秋有一回过生日，邀请了

一些朋友来家里小聚，宴后他请冰

心在生日纪念册上题字。冰心写下

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应当像一朵

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

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

能做人家的一个好朋友。”

这几年有句话很火：好看的皮

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

一。皮囊，每个人生下来已然注定，

想改变很难；可灵魂的有趣，却是

可以慢慢培养和发展的。

有趣，就是要对世界充满好

奇，拥有好奇心是有趣的开始。一

个孩子能捧着一堆沙子玩半天，能

对着一个摇晃的拨浪鼓喜笑颜开。

他觉得万事万物都很稀奇，都很有

趣。这是因为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

好奇心。

保留好奇心，对我们司空见惯

的事物多一些耐心去对待，对未知

的领域多一些勇气去探索，我们便

跳出了无趣的藩篱。

真正有趣的人，都是温柔的人。

多年来的经历已经让他们呈现

出一种别样的风貌，一种包容性极

强的价值观。他们宽容，有同理心，

愿意掏出爱心给世界增添点温度。

有趣的人，他们保留了取乐的

生活。从生命的本质上来说，这种单

纯的“取乐精神”，胜过名利场的一

切。趣味即是美，放弃功利心态，才

有空追逐美的东西。

林语堂说：“苏东坡是一个无可

救药的乐天派。”

苏东坡一生颠沛流离，受尽磨

难，但他依然乐观豁达。在一贬再贬

的过程中，他赏花，“只恐夜深花睡

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他酿酒，“一

日小沸鱼吐沫，二日眩转清光活，三

日开瓮香满城”；他炖肉，“慢著火，

少著水，火候足时他自美。”

生活并不总是美好，要活得有

趣，靠一种心态，乐观、幽默、宽容，

这其实是一种修行。

生活百无聊赖，因为过它的人

正蓬头垢面。生活万种风情，因为过

它的人，有趣，有味。 渊刘万祥冤

每当年根儿临近，我身体中的另一

个自己，便飞回了黄土高原北部的那个

小村庄，流连沉醉在熟悉的老屋里，轻

抚墙上的一张张年画。蛰伏于时光深处

的温情记忆，像团扇一般打开了。

从小喜欢年画，是受母亲的影响。

在最初的记忆里，墙壁的醒目位置张贴

着一张年画，那是一个扎着朝天髻的小

女孩，白里透红的脸蛋，眉清目秀。母亲

说我就是她照着那个小女孩的模样生

的。我对母亲的话深信不疑，便一遍遍

端详着那张年画，倍感亲切，仿佛望着

镜子里的自己。

母亲喜欢买《连年有鱼》《五谷丰

登》《五子夺魁》等喜庆的年画，它们图

案简洁，画风古朴而清新，令人赏心悦

目。后来我长大了点儿，识了不少字，父

亲开始有意识地买一些经典文学年画，

有《三英战吕布》《智取生辰纲》《武松打

虎》《红楼梦》《西厢记》……个子矮小的

我，常常仰着头沉醉于一幅幅年画中。

《红楼梦》系列年画中有一幅《老寿

星偕众娇娃赏雪芦雪庵》，画面中的人

物栩栩如生，有贾母、黛玉、探春、宝钗、

鸳鸯等。我最爱林黛玉，一袭白色曳地

斗篷，将她的姿容衬托得愈加清丽出

尘。正是缘于那幅年画，我喜欢上了《红

楼梦》。我也曾痴迷地站在《三英战吕

布》的年画前，恳求父亲再给我讲一遍

三国故事。有一幅《梁红玉击鼓退金

兵》，一身戎装的梁红玉英姿飒爽，我和

二妹都幻想能拥有那样一件大红披风。

后来，我不满足于只盯着自家墙上

的年画，而是将视野延伸到隔壁奶奶

家、二奶和三奶家，还有村里更多的庄

户人家。奶奶家喜欢张贴门神秦琼敬

德、灶爷、财神、观音、八仙、寿星等充满

吉庆色彩的年画。二奶三奶家有一帮半

大孩子，喜欢张贴颇具时代色彩的电影

年画，有《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

浜》《红色娘子军》《青松岭》《小花》。从

小年那天开始到过年的那一个礼拜，我

一路挨个儿看过去，几乎能看完全村的

年画，其中的戏曲人物、耕织农作、民间

传说、历史故事、花卉、动物、仕女、娃

娃、风景尽收眼底，令我大开眼界。

贴年画的那一天是我们翘首以盼

的，母亲终于允许我将新买的年画一幅

幅展开，然后选择哪一幅贴在屋子正中

间，哪一幅贴在左边，哪一幅贴在右边。

母亲举着画在前边张贴，我端着一大碗

糨糊紧跟在后，不时在远处观望贴的位

置高了或低了。新买的年画全部贴完后，

再选择几幅隔年旧画，贴在容易被烟熏

火燎的炉灶上方。仿佛为了犒劳我似的，

母亲每次都要把我的“学习优胜者”“三

好学生”奖状，挨着年画贴到墙上最为显

眼的地方。母亲说，年年贴年画，是为了

祈求来年的平安祥和。而她贴奖状的样

子，似乎比贴年画时更加虔诚。

每次贴完年画，我们家刹那间焕然

一新，一孔简陋、黯然无光的窑洞在色彩

缤纷、错落有致的年画映衬下，瞬间变得

满室生辉、春意盎然。夕阳西下，待一切

收拾妥当，母亲这才像变戏法似的拧开

新换上的 100 瓦灯泡，平时逼仄拥挤的

屋子，瞬间变得宽阔了，亮堂了，仿佛灰

头土脸的汉子有了饱满的精气神儿。

贴上新年画的那些日子，母亲很少

发脾气，她布满细密皱纹的脸庞上，始

终洋溢着温婉的笑意，看上去也像一幅

喜庆祥和的年画。母亲要忙年，一刻不

闲地忙进忙出，而我则有了大把时间沉

浸在观年画的享受中：品读侠义故事，

观察画中人物的各种神情，欣赏色彩鲜

艳的种种服饰……我看了又看，百看不

厌，甚至曾举着图画本，拓着年画描摹。

稍年长，母亲便安排我去买年画。

说是年画市场，其实就是县城新华书店

附近一个简陋的年画摊子，横七竖八拉

扯着一些绳子，悬挂着各种年画。在我

眼中，这分明是一个琳琅满目的大世

界。我一边观赏，一边仔细挑选，买了

《八骏图》《梅兰竹菊》《昭君出塞》《听

琴》《一丈青生擒王矮虎》……那天，我

看得眼花缭乱，竟然忘记了母亲嘱咐我

到父亲单位寻他的事。

不知不觉，我已过了耽于幻想的年

龄，年画也渐渐淡出了我们的生活，但

我始终没有忘记被年画装点的旧日时

光。正是因了它们的存在，人们有了精

神的归宿，物资匮乏的日子也变得斑

斓、隽永、有滋有味。

新春将至，又想起了那段时光，想

起了那个小小的自己———站在贴满年

画的墙边，久久仰望。

渊任静冤

癸卯年农历正月十四是立春日。立

春，自古以来在民间有诸多说法和做

法，现在人们已经多不效法。但是吃春

饼的习惯，人们还继承着。清代人顾禄

著的《清嘉录》一书说“立春日啖春饼谓

之‘咬春’”。但也说在立春日吃紫心萝

卜称之为“咬春”的。不管前人都咋样说

吧，这“咬春”的说法今天都是挺容易做

到的。

就说吃春饼吧，尤其现在，到立春

那天，多数人家都会吃的。记得我小时

候，虽然家境一般，赶上立春日，母亲把

和好的面擀成一张张薄薄的饼，上锅蒸

熟。在饼上放上和酱拌的焯后的绿豆

芽，或放上炒的土豆丝卷着吃，虽没有

现在的菜肴那么丰盛，吃得也蛮有滋味

的。到了我这辈，立春要是吃春饼，多是

被孩子领到饭店去吃的。

吃春饼，象征着春天来了。春，是收

获的关键。农谚说，宁舍一锭金，不舍一

年春。不失春

的良机，为秋

天收获丰收的

硕果盘算着农事。其实，何止是农民惜

春。其他各行各业的人谁不惜春？因为

不论做啥事，都有一个耕耘、播种、收获

的过程。春来了，春在催人警醒：一年之

计在于春，人们“咬春”时当须记住：一

年的收获，春，可是关键呀！

(秦连鸣)


